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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余华、苏童、马原等作家相继推出了自己的长篇
小说，却并没有在质量上将当代长篇小说写作推上一个高
峰。我们由这些作品看到了作家向现实靠拢的努力，他们用
以现实事件直接入文、以时代信息侧面调和的方式来碰触

“现实”。这种写作上的调整一方面是因为近些年来对文学处
理当下经验的召唤，另一方面则是作家的自我突围。然而，种
种努力和调整却并没有收到“好评如潮”的效果。为什么在这
样一个强调“写实”的年代，这些饱受认可的作家向现实靠拢
的小说不那么令人满意？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远比批评他们重
要得多。

首先要做的是对所谓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进行检
讨。今天我们再谈“先锋小说”可能是一个老话题，但“先锋文
学”的叙述方式、结构方式和观念确实已影响至今，尤其在当
年的“先锋作家”身上，这样的一套模式甚至成为他们摆脱不
掉的写作惯性，依然影响着他们今天的写作，也影响着“70
后”、“80 后”作家的写作。这种影响在今天最表象的结果便
是，作家可以不去真正了解现实、感受当下，只需知道一些共
识性的时代信息、某个事件，便可以通过虚构以文学的形式
来自圆其说，以叙述的手段、形式上的调整来掩盖与现实的
隔膜和思想的贫乏。

上世纪 80 年代，很多作家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学
习、效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着西方 20 世纪文学（无论
在形式、语言和哲学观念上）。90年代，余华提出的“现代主义
技巧的写实”并没有对“拿来主义”进行有效的检讨，更没有
实现真正的写实，因为 90 年代的书写其实是将历史与现实
景观化和寓言化的写作，是赋予人物和人物的生活以极强象
征性的写作。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例，虽然余华在小说中提
供给许三观具体的存在时间和地点，并且赋予了他身份、职
业，许三观却依然是一个普遍的人、抽象的人、“世界性”的
人，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当代工人，而是世界上活着的一切受
苦难的人，命运、受难等话题才是余华所要探讨的，而“文革”
等历史信息的渗入不过是余华的虚晃一枪，他所进行的终究
不是历史性写作，而是超历史写作，是一种“虚伪”的写实。那
么，为什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让我们读着舒服，而《第
七天》却让很多人不舒服？“先锋”时期的训练使余华获得了
两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强调观念写作，在写小说之前他知道
要表达什么思想和主题；第二是善于运用叙述技巧弥补故事
的单调和思想的贫乏，所以《活着》是以福贵为中心，按时间
顺序来推进故事，并利用情节的重复来结构故事，《许三观卖
血记》则将形式推向“极简”，将“重复”利用到极致，这正是以
形式来弥补写实不足的策略。而到《第七天》的时候，余华想
做到真正的“写实”，他首先增大了故事的含量，便出现了形
式和观念都无法控制故事的情况，他无法将这些当下的“中
国故事”提炼出一个高明的主题，若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普适
性主题则失去了书写当下的初衷，同时他也找不到一个合适

的叙述手段来承载所有的事件。这是余华写作内部的困境，
若是我们仅仅把作家处理现实的难度归结为“生活远比小说
好看”，将生活的太丰富、信息的大爆炸视为作家处理当下经
验的拦路虎，其实是放弃了对写作本身进行检视。

那是不是书写当下就一定要回到 19 世纪的文学传统
上、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我觉得也不是，“带有现代主义
技巧的写实”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对待现实的态度出现了问
题。中国作家该如何让写现实的小说真正具有“现实感”？如
何将当下经验、“中国故事”文学化？如何赋予生活、事件以文
学上的形式感，并且以文学来表达作家对此在的理解，这是
目前文学界面临的关键问题。

我们发现，大量打着“贴近现实”旗号的小说，其实并没
有给予我们“现实感”，只是一个佯装召唤现实的手势。苏童
的《黄雀记》的确是描写香椿树街少年成长的小说，渗透了诸
多时代信息，不必说明确切的时间，我们便可以通过背景描
述了解到时代的变更，包括公关小姐、“大款”、特权阶级、歌
厅小姐这些具有时代感的身份标识也都频频向读者做出暗
示，但出现时代标识、提及社会问题不代表小说具有“现实
感”，不代表作者在努力理解和解释时代。在《黄雀记》中，苏
童迷恋的还是旧时的少年故事，叙述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展
开，人物的命运与性格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而时代不
过是被后置的风景。对现实的引入其实只是苏童动用的小技
巧，一方面可以对“写现实”的时代命题有所呼应，另一方面
将具有年代感的信息写进小说，恰恰能让人在岁月无情中感
叹不已，从而将离我们比较近的生活远置，将其充分审美化。
请注意苏童这样的观察视角：“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
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中的一条小街……”
这是一种视野狭窄、高高在上的审美式眺望，眺望不能发现，
只能让作家在虚构故乡的时候欣赏自我的怀旧情绪。同样，
余华也对他所生活的城市持有这样的态度：“我与这座城市
若即若离，我想看到它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或者走上街头；
我不想看到它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对待城市的态度，可
以折射出作家对待当下生活的态度——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便打开电脑、电视与报纸，不想看的时候就回归往事与故乡。
这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缺乏热情的写作，将现实审美化，或是
通过媒介来了解现实，这样的态度和方式注定作家写不了现
实生活、触及不到现实问题的核心，写不出当下中国人最实
在的隐痛。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余华在80年代所强调的形
式的虚伪，而是态度的虚伪。

即使“正面强攻现实”，对“强攻”亦是有要求的，如余华
一般以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来组织小说，如果处理失当便不是
书写当下的有效方式，除了“现实感”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
讲述这些“中国故事”以使日常生活、社会事件成为文学意义
上的小说，更涉及到如何通过故事来表达作者超越媒体、大
众话语的思考，也就是说，小说不仅要让读者在读的过程中

感同身受，还要给读者暗示超越日常经验的另一种可能。在
《第七天》中，我们首先看到事件的平铺，缺乏巧妙的形式和
结构将这些纷乱的事件组合起来。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余
华个人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受难的情怀与拯救的温情只有在
审美意义和宗教意义上才能被理解，温情调和不了这些非常
现实的矛盾。这就表现出作家在思想上的无力和面对现实问
题时的手足无措。无论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写社会还是写个
人，说到底都是作家个人的虚构行为，关键看作为作家的个
人是否可以超越个人经验和个人情绪，而于历史视阈中展开
对此在的思考，是否可以写出与时代和社会具有内在关联性
的人物，并且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可以在小说中得到暗示。

目前很多小说要么缺乏对现实的虚构，要么缺乏文学性
的对现实的建构，这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而是在一个亟需
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经验的时代里对现实的消费。与其
强求一些不善写实的作家完成任务，不如停下脚步回头反思
当代写作，检讨文学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其实，当下经验中占
很大比重的是城市经验，许多“50后”、“60后”作家可能对城
市存有隔膜感，无法真切地感受城市、理解城市，乡村、小镇、
童年是他们最初也许也是最终的写作资源和精神归处。相
反，“70 后”、“80 后”作家对当下生活的反映更为敏锐、更有
热情，更能理解这个时代中人的惶恐、焦虑和烦躁，只是尚欠
缺巧妙的形式来放置这些鲜活的经验，欠缺对隐藏在人物和
故事背后的历史秘密的洞悉。

■主持人的话

余华和苏童的作品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议论，除了

其作品展示了书写当下中国现实的困境之外，也因为

他们曾经的“先锋作家”身份，虽然这一文化身份进入

新世纪后已经面目模糊。李雪恰好从这一模糊点出

发，认为这些作家当下的困境其实已经根植于历史之

中，由此她指出《第七天》和《黄雀记》在“现实”与“文

学”上的双重失语，在于没有真正地找到虚构与现实、

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如何寻找到这种内在

性关联，是一个问题。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文学如何表达现实””讨论之五讨论之五

新观察新观察 写实年代的“虚伪作品”
□李 雪

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兴盛繁荣越来越受
到理论界的重视，从作家作品评论到文艺理
论批评，从学科发展史到跨专业比较与研究，
相关学术成果逐渐增加，可谓欣欣向荣。其中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网络文学”一
词的翻译问题，所用英文译名竟有六七种之
多，有“internet literature”、“cyber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ture”、“net literature”、“network
literature”、“digital literature”……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从目前已出版的网络文学研究著作实例
来看：马季的《网络文学透视与备忘》英文名
是“The Inspective Memo of Online Litera-
ture”，而其《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十年
史》则叫做“Network Literature”，出现了前后
矛盾；陈定家的《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
性研究》英文名是“Dance of Texts: A Study
of Net Literature and Intertextuality”，刘克敌
的《网络文学新论》英文名是“A New Out-
look on Net Literature”，统一在“net litera-
ture”上；欧阳友权主编的新媒体文学丛书中，
禹建湘的《网络文学产业论》英文名是“In-
dustry of Network Literature”，曾繁亭的《网
络 写 手 论》英 文 名 是“Writers of Network
Literature”，统一在“network literature”上……
由此可见，中文里简单的一个“网络文学”，在
使用英文提及时如此众说纷纭。

就此状况，荷兰汉学家、前伦敦孔子学院
院长 Michel Hockx 以及其他几位欧美大学
教师认为：从字面意义上说，这几种翻译都没
有问题。由此，译名混用也就情有可原。

虽然从语言角度说得通，但值得注意的
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其中包含着“怎样看待网络
文学”的观念博弈。词语之间有微妙的差别，不同译名显示出对
网络文学的不同认识，也会造成对“网络文学”理解的偏差。从目
前专著、文章对以上不同词语组合的使用来看：“Internet Liter-
ature”偏重网络媒介上的文学，与“Printed literature”对应，是从
媒介形态对照出发的，看重文学本身在不同媒介上的延续和差
异。网络文学诞生之初，论者十分关注“网络文学与传统（纸面、
印刷）文学的关系、异同、影响和挑战”等问题，在这类讨论中，使
用“Internet Literature”较为恰当。“Cyber Literature”偏重虚拟世
界的建构，强调虚拟网络世界中文化与现实的不同，从社会文化
整体着眼，将网络文学看作网络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因此，讨论
网络文化、网络空间、虚拟身份等时常用“cyber”。“Digital Liter-
ature”指向很明显，它注重数码技术，强调的是电子文本的特异
性，指使用多媒体、超链接等网络技术的文本。这一词语从媒介
技术着眼，当前的产业化网络通俗小说不能用此称谓。“online
literature”指“在线文学”，涉及创作和阅读的在线实时互动，网
络接龙等属于此类。严格说，这类作品因其开放的在线特征，应
当是变动不居的。那些离开互联网出版印刷的固定文本不能用
这个词。“Net literature”虽然从字面上完全对应“网络”“文学”，
却依然与当前所说的“网络文学”有区别，使用这种翻译一般将
网络文学作为传统（印刷）文学研究的客体，与其说是研究网络
文学，不如说更注重文学的网络性。相比之下，使用最多的是

“Network literature”，尤其是在当前网络文学由文学网站极力
推动、发展而成为新兴产业的趋势下，这一译名不仅被若干研究
论著采用，更因其“Network”将中文里多意的“网络”一词严格
限定为“计算机网络”、指代对象明确而受到众网站青睐。许多文
学网站的宣传、评奖等活动都使用了这种说法，它强调了网站的
地位，使之不仅扮演媒介、载体的角色，突出了其作为组织者、策
划人、推动者、概念引导者的作用。然而，这种说法却冲淡了文化
层面的含义。

翻译其实是一个“正名”的问题。在早期网络文学初兴之时，
曾有“网路文学”、“数位诗”、“.com文学”、“BBS文学”等命名。在
逐渐认可“网络文学”之后，围绕这一名词又有了如何划定范围
的定义之争，焦点在于“网络书库里的数字化的印刷作品能不能
叫做网络文学”、“是否必须首发网络”、“是否必须在线创作并运
用网络技术手法”等问题。那时，人们还没有看到更多的文本和
内容，就提前对其未来展开了臆想，以印刷文化下因袭而来的文
学想象去揣度网络文学，甚而探讨其根源和特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尚处于发展之中，其内
涵、形态、技术变化与发展趋势都难以定论，相关概念也应当灵
活多变，对不同术语的选择、使用和讨论正反映出这一领域内思
想的活跃交锋。按理说，只要没有语法、拼写错误，各位作者均可
抒发自己的主张。但考虑到目前学界日渐重视国际影响力，与外
国学者的交流逐渐增多，封面上的英文字母就不能仅仅是为美
观，还传达着作者的学术主张。不恰当的译名不仅误导外国读
者，还可能与著作内容掣肘，导致立场、论述重点的偏移。

■评 论 俊彪原本是诗人
□韩梅村

张俊彪从事文学活动40余年，近日出版
了20卷本的《张俊彪文集》。他的创作涉及诗
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
学、电影文学、文艺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但
从根本上说，他是个诗人，所以在他的文学
创作中，始终都充溢着一种鲜活的诗思、诗
情和诗意。

张俊彪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诗。他的
诗歌语言通俗质朴，句子排列基本整齐、有
韵，符合民族审美习惯；通过比喻、象征等修
辞方法构建诗的形象，传达感情，坚持面向
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诗材。面对小
草，他吟咏道：“既不葱绿，也不鲜嫩，更无人
将它移进庭院；然而，生命力格外旺盛，以绿
色生命装点戈壁的春天。”（《小草》）从飞机
上俯视群山时，他吟诵道：“乘着东去的银
鹰，鸟瞰翼下的陇原；虽有不尽快意，却留有
深深遗憾！可与云海争雄，敢同黄河比势，但
毕竟是没有草木的秃岭荒山；我敢对苍天起
誓：终有一日，人民会用绿色将你的青春装
点！”（《峰岭》）即使面对宏大题材，也能表现
得十分得体，如《延安遐思：延河》：“从天上
来，从地下来，滴滴涓涓心中来？！流过黄山，
流过黄川，流过多少干涸的田寨？！/前浪滔
滔东流去，后浪滚滚涌上来！愿借延水净面

涤心洗征尘，流遍山川汇入海！”
2013 年 10 月，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

情况下，父亲在千里之外的老家谢世，张俊
彪格外伤心，坐在父亲睡过的炕头上，提笔
写下了15节、173句《我的父亲是农民》的长
诗。诗以历时性叙事方式，通过典型细节的
铺陈，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父亲经历“九死一
生”，终生“离不开土地”的传奇经历。在作
者看来，父亲是“一个恒久不朽的农民”。这
首诗在语言上冲淡质朴，明白如话，诵读起
来朗朗上口。其中，每节末尾“我的父亲是
农民，一个……的农民”句式的反复出现，营
造出回旋往复、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在这
种艺术表达中，“父亲”那刚正不屈、无私无
欲、心地宽广、仁厚善良的形象挺立在我们
面前。

张俊彪创作散文，常常情不自禁地将其
诗思、诗情、诗意融入其中，从而使文章显得
诗意葱茏。只要读读《润物细无声》《碧口桂

花树》《鼎湖的天光地色》《想起了那片洁白
的雪》《绿焰》《出浴》《醉氧》这些文章的题
目，即可深切体味到一种浓浓的诗意。

从事纪实文学创作时，每当写到可以自
由驰骋想象的地方，他便表现出一种诗人情
怀。《最后一枪》中写红五军团董振堂在高台
县城陷落后，带领数名战士突围，只见他“双
手朝天一举，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仿佛要
大声向着宇宙喊些什么……”这显然是一个
深含寓意的定格，如同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需要人们反复索解、思味。《鏖兵西北》中许
多章节都充满了诗意，如围绕攻占兰州南山
敌军阵地，既有细节描述，又有场面渲染，还
有气氛烘托和充满激情的赞颂，称得上一首
雄壮豪放的诗篇。

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张俊彪也情不自禁
地将其诗意情感融入其中。如儿童小说《苜
蓿篮子》中写道：“山羊胡子老头依旧站在那
里，仿佛是一截没有生命的枯树桩，纹丝不

动，只有那双闪着泪光的和善慈祥的黄眼
睛，像东方天空升上来的启明星一样明亮。”
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在《幻化》三部曲中，
这种表达完全成为了一种心理和行为的自
觉。小说中，何人杰与华馨薇经历了由阶下
囚到一介平民的人生历程。被关押后，华馨
薇由于名著、名曲、手抄名言本的相陪伴，加
上远处寺庙钟声的暗示，始终保持着恬淡、
静谧、平和的心态，顺利度过了人生最艰难
的时期。下台省委书记何人杰在狱中进行了
深刻的自我反思，从心灵到肉体都重新回到
了普通老百姓之中。在《现实与梦幻》中，东
方慧的灵魂时而登天，时而入地；其肉体与
灵魂即使身处现实世界，也是时而理智、清
醒，时而又堕入梦幻之中。小说中充满了山
水的着意点染、名曲的适时烘托，让人物始
终生活在一种美妙的诗意之中，给人以一种
如歌如诉、诗意绵绵的审美感受。

40年来，张俊彪的诗心始终强有力地跃
动着，其诗思、诗情总是运行于各种形式的
文学作品创作中。他的诗人天性，使其在进
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等创作时，总是不自
觉地将其诗思、诗意、诗情融入其中，使这些
类型作品表现出了新的特色，给人以新的审
美感受，为这些作品注入诗性特质。

本报讯 由中国诗歌万里
行组委会、青海互助青稞酒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天佑德杯·
中国梦”全国诗歌大赛颁奖仪
式日前在北京举行。吉狄马加、
王巨才、晓雪、商震、祁人等为
获奖者颁奖。叶延滨代表评委
会介绍了评奖情况。

此次大赛自2013年8月启
动征稿以来，得到国内外诗歌

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评委会
评选，宋长玥获一等奖，向迅、
蓝帆、刘大伟获二等奖，陈有
才、杨角等5人获三等奖。

由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
举办的“钓鱼岛杯”世界华文诗
歌大赛第二届评奖同时揭晓。
李皓获特等奖，马夫等3人获一
等奖，龙威等 5人获二等奖，李
玉芝等6人获三等奖。（占 林）

“天佑德杯·中国梦”诗歌大赛颁奖

本报讯 以全国劳模邵均
克为原型创作的大型现代豫剧

《情暖中原》日前在北京解放军
歌剧院公演。

邵均克在中原油田社区创
办了残疾人福利企业，带领社
区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走上
了自食其力的创业之路。她用
慈母般的情怀为残疾员工营造
一个和谐、温馨的家，使一个个

残疾人走向自
立、自强，被员

工亲切地称为“邵妈妈”。《情暖
中原》将邵均克与企业员工的
奋斗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
关爱之情搬上了舞台。该剧由
万士峰编剧，任志玲、张士芳导
演，濮阳市豫剧团和中原油田
歌舞团联合演出。演出过程
中，舞台上的动人情节和优美
唱段，让不少观众热泪盈眶，引
起多次热烈掌声。 （黄尚恩）

豫剧《情暖中原》公演

本报讯 近日，由
《福建文学》杂志社和
漳州市作协主办的“福建诗群
巡展·漳州诗群研讨会”在福建
漳浦举行，与会诗人、评论家就
漳州诗群的发展概况和写作特
征展开讨论。大家认为，漳州诗
歌一直有着较为良好的发展态
势，诗歌群体的建设和青年诗
人的培养成绩不俗。特别是诞
生于漳浦县的“新死亡诗派”，

经过20多年发展，在理论主张
和创作实践上不断完善，推出
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诗人。《福
建文学》主编郭志杰谈到，一个
地方的诗歌，如果没有创新和
争议，就容易变成一潭死水。
漳州诗歌活力十足，这得益于
道辉等一批诗人对诗意的执著
探寻。 （黄尚恩）

福建研讨漳州诗群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
家》杂志社和《解放军报》文化
部组织的“中国作家军营送文
化采风团”来到济南军区驻鲁
南山区某部慰问官兵。采风团
向广大官兵赠送了近 400 册精
心挑选的图书和杂志，其中包括
艾克拜尔·米吉提、萧立军等作
家的新作。

李迪曾在这支部队深入生
活，写出《樱桃沟里樱桃红》等多

篇报告文学。此次他回到熟悉
的军营倍感亲切，不但找到了曾
经写过的战士，还发现了新的典
型人物，准备再提笔歌颂这些新
时期最可爱的人。

作家走进军营送文化，不仅
鼓舞了官兵们的强军梦，也被他
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彭程说：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找到鲜活
的素材，写出感人作品。”

（欣 闻）

军地作家送文化进军营

本报讯 尉迟敬德、李靖、
秦琼、程咬金、长孙无忌……这
些唐代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名
号——凌烟阁功臣。清华大学出
版社近日推出的《大唐英雄传》
即以凌烟阁为主线，讲述了这些
人的故事。5月10日，央视“百家
讲坛”主讲人于赓哲携新作《大
唐英雄传》，在北京王府井书店
举行读者见面会，与读者进行了

现场交流。
于赓哲播讲的“狄仁杰真

相”、“发现上官婉儿”、“大唐英
雄传”等节目，得到了观众的喜
爱。该书在“百家讲坛”讲稿的基
础上整理而成，描述了唐代波澜
壮阔的历史。于赓哲表示，希冀
通过该书，让大家回到那段金戈
铁马的历史，体会古人的那股

“英雄气”。 （黎 华）

《大唐英雄传》书写凌烟阁功臣

本报讯 5月10日，由内蒙
古团委、内蒙古民委、内蒙古文
联等单位主办，内蒙古民族青少
年杂志社承办的“花蕾杯”首届
蒙古文儿童小说大赛落幕，200
位大学生评审在专业评委的点
评下选出了自己最喜爱的作品。

自 1957 年创刊以来，《花
蕾》已成为影响广泛的少数民族
文字儿童期刊。内蒙古民族青少
年杂志社社长那仁朝格图表示，
比赛将为发展蒙古文儿童文学、
促进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
用。 （照日格图）

“花蕾杯”蒙古文儿童小说大赛落幕

本报讯 近日，诗人
林凯旋诗集《飘零》《前世
的约定》首发式暨作品研
讨会在京举行。两部作品
分别由作家出版社、线装
书局出版。

这两部诗集是林凯旋
近年创作的结晶。作品反
映了诗人对美好人生的追
求和感悟，以及中国传统
文化在“茶”品中的哲理。

“以忠诚明敏之心，做顺应
天意之事”是作者的人生
原则。作品语言淳朴，文
笔清秀，极具感染力。

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
定了林凯旋的创作成绩，认为从
作品中能体会到作者真挚心灵的
表达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
的感悟和禅意的表述，真切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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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1日
至25日，由国家大剧院
制作的威尔第歌剧杰作

《游吟诗人》将首演亮
相。该剧与《茶花女》和

《弄臣》并称威尔第“通
俗三部曲”，是世界上
知名度最高、上演次数
最多的歌剧经典之一。

《游吟诗人》以 15
世纪西班牙内战风云
变幻的历史为背景，讲

述了一位吉普赛妇人的复仇故事。
此次即将上演的版本由国家大剧
院歌剧总监吕嘉执棒，导演乌戈·
德·安纳领衔执导，卢恰诺·冈奇、
胡安·海苏斯·罗德里古斯、和慧等
主演。乌戈表示：“《游吟诗人》戏剧
结构安排巧妙，自始至终都让观众
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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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在京推出了世界儿
童 文 学 大 师 罗 大 里 的

《洋葱头历险记》。这是
一部褒奖勇气和善良的
励志故事，也是一部强
烈呼吁和平的儿童文学
作品。

贾尼·罗大里的书
一直以来深受意大利青
少年的喜爱。现在，经由
中少总社的努力，这位
意大利国宝级的儿童文
学作家的作品全集即将
与中国的小读者见面。

（李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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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
团打造的原创卡通人偶舞台剧《企鹅
的北极熊爸爸》日前与首都小观众见
面。该剧讲述的是一只南极企鹅和它
的“北极熊爸爸”之间的故事，从一开
始北极熊企图将小企鹅吃掉，到后来
它们联手用智慧和信任打败其他动物
的侵袭，是爱与奉献打破了不同物种
之间的矛盾，并使其获得了互相守候
的幸福。该剧主创表示，希望通过这
样一部科幻题材的原创儿童剧，鼓励
青少年从小追求自己的梦想。据介
绍，魔术、杂技、皮影、舞蹈等元素均融
入了该剧创作之中，令人耳目一新。

（范 得）

“丑小鸭”推出新剧

京剧理论家、评论家、北京大学
教授吴小如先生，于 2014年 5月 11
日在京逝世，享年92岁。

吴小如，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
少若。九三学社成员。1945 年开始
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吴小如讲〈孟子〉》《古典小
说漫稿》《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
如戏曲文录》《吴小如戏曲随笔集》

《鸟瞰富连成》等。

吴小如同志逝世

本报讯 5 月 23 至 25 日，曾
以《最后 14 堂星期二的课》《淡水
小镇》等优秀作品为观众喜爱的
台湾果陀剧场将再度登上国家大
剧院舞台，为北京观众献上一部
轻松诙谐的喜剧佳作《步步惊
笑》。该剧由舞台剧导演杨世彭执
导，台湾表演艺术家金士杰和天
心、刘亮佐、卜学亮联袂演绎。

《步步惊笑》是由编剧帕特里
克·巴洛 2005 年根据希区柯克电
影改编的悬疑侦探喜剧，又名《三
十九级台阶》。该剧以上世纪30年
代的英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
个普通的中产老“宅男”因一次离
奇的“桃花运”卷入了一场间谍组
织的计划，遭到追杀并展开一连
串逃亡的故事，而“三十九级台
阶”正是该间谍组织的代号。在金
士杰看来，该剧“在一个玩耍不停
止的状态里妙趣不断”，观众也可
以借助想象力把戏剧舞台的神奇
可能性无限扩大。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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